
6月 1日-4日，随着连续四场陈佩斯力作
《惊梦》在青岛大剧院上演，2023 青岛高端演
出季再次上新。

今年青岛高端演出可谓精品不断，包括国
字号著名男高音石倚洁与吉他、手风琴、钢琴
跨界合作的《意大利民谣音乐会》，陈佩斯陈大
愚父子同台演绎《惊梦》，谭盾首部“茶”主题原
创歌剧《茶魂》以及法语原版音乐剧《罗密欧与
朱丽叶》等都是叫好又叫座的重点项目。

高端演出的“高端”一方面体现在艺术水
准上，验证了城市剧院消费的文化层次；另一
方面体现在制作水准上，对剧院的承载能力、
高端观众吸引力都是直观的呈现。青岛近年
来高端演出集中在春晚舞剧项目的引进上，
例如《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等都在青
岛取得了上佳成绩，而 2023 年剧院演出高端
项目纷至沓来，从抓马戏剧节到谭盾音乐周，
新类型、新剧目纷至沓来，青岛高端演出市场
迎来持续的热潮。

高端演出层出不穷的当下，观众选择的
不止是一出戏，一台舞蹈，而是这种演出代表
的价值归属感和艺术体验堆叠感。当对陈佩
斯作品的体验从《主角与配角》《王爷与邮差》
延续至《戏台》《惊梦》时，当对谭盾的体验从

《卧虎藏龙》到《水乐》《茶魂》时，时间与艺术
的质感叠加，才是高端演出何以为“高”——
在演出领域，高是无止境的，而营销也是无止
境的。

对于观众来说，青岛高端演出每年都有，
而对于演出行业来说，能把一场高端演出变
成一个成功的营销案例，才是团队的真正实
力。来自欧美的数据显示，顶级歌剧院的收
入正在以每年百万美元的速度萎缩，观众平
均年龄偏高、男性购票比例较低等问题一直
困扰着高端演出行业。这些问题也在成为国
内高端演出面临的挑战，尤其年轻观众的娱
乐选择多元化，进入剧场看一场古典乐、歌剧
或者大型音乐剧，显然不如短视频娱乐更加

社交化。如何让演出变成一个文化事件，如
何让年轻人、男性观众走进剧场，这是艺术团
队关注的营销焦点。

在岛城资深演出行业从业者侯方宇看
来，2016 年的《水月》堪称青岛高端演出的范
例。来自云门舞集的这部舞剧把中国的文化
意象、镜花水月的视觉符号和巴赫的大提琴
结合，让观众在舞者的表演中“内观”了自
己。一位大娘表示：“我从头到尾都没看懂，
但我从头到尾都很激动！ ”两场《水月》成为
青岛演出文化的爆点，还登上了央视中秋节
新闻。《水月》把“云门舞集”这一品牌与普通
观众的审美结合起来，让观众自身对演出发
生兴趣，而演出本身也赋予了剧院更高的文
化使命。当火灾使得“云门舞集”几乎成为绝
响的当下，七年前的《水月》让人无限怀想。

即将于 8月份上演的法语原版音乐剧《罗
密欧与朱丽叶》，可以看做音乐剧《巴黎圣母
院》的“延续”。《巴黎圣母院》2012 年、2019 年

两 次 在 青 岛 上 演 ，都 是 国 际 阵 容 大 制 作 ，
2019年五场《巴黎圣母院》的上座率是2012年
的 3 倍，这也是青岛高端演出热度的直观反
映。《罗密欧与朱丽叶》今年在全国制造了售
罄旋风，毫无悬念成为年度海外高端演出的
爆款。随着国际大制作项目的持续引进，打
造高端演出爆款越来越需要专业技能，高端
演出营销已经成为一门严肃的商业学科和技
能的集合，数字渠道、社交渠道的广泛使用，
使得观众在短视频平台能够找到演出的精华
段落，《罗密欧与朱丽叶》里两大家族的较量、
富有感染力的唱功和精彩纷呈的舞蹈都让人
大开眼界，如何让观众窥见音乐剧精华又不
至于丧失悬念，精妙的营销设计功不可没。

从 2019年至今，谭盾每年在青岛举行“谭
盾音乐周”，时而带来草原摇滚乐与巴赫的结
合，时而带来“水乐”、电音和武侠音乐，或者
探讨音乐与音药的关系。这种高端演化在今
年有了更新的模式，今年谭盾音乐周将推出

歌剧《茶魂》、傩乐舞《茶天》《茶地》等作品，从
标题就设置了较高的审美门槛。在业内人士
看来，谭盾正在不断探索艺术学理论的边缘，
在他的音乐里，观众可以通过创新的形式感
受艺术的新意和好奇心，通过对艺术家的平
视甚至俯视，从超越观众席的思想维度感受
到高端演出的格局之美、新奇之美。

总结近年来搅动演出市场的高端项目，
可划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民族文化大主
题下的精品，类似舞剧《只此青绿》、话剧《白
鹿原》等项目；第二类是与社会文化热点密
切连接的项目，比如《声入人心》《如梦之梦》
等演出和谭盾、郎朗等艺术家顶流 IP；第三
类则是国际演艺文化的深化和升级，比如

《巴黎圣母院》、《罗密欧和朱丽叶》等海外经
典项目。剧院演出不仅要抓住热点，同时要
从热点中带出营销团队的“格局”，让青岛观
众在演出中找到艺术人文共鸣、城市文化
认同。

高端演出，高是无止境的
石倚洁陈佩斯谭盾相继造访青岛 高端演出与观众水准相辅相成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何为“惊梦”？

话剧《惊梦》借由一个戏班的遭遇，高度浓缩
了戏剧、戏剧人在大时代夹缝里的去留两难、辗转
求生，舞台上精妙的剧情和精美的昆曲交相辉映，
让观众愈发在昆曲之美里体验时代的痛楚。

陈大愚饰演平州城首富之子常少坤，这位钟
爱昆曲的戏痴用三百大洋把和春社请来演戏，引
发了一系列的故事。舞台上常少坤那段《牡丹亭·
惊梦》念白道出了世事苍凉，“睡魔睡魔分福禄，一
梦悠悠何曾睡熟。”陈大愚介绍，“睡魔神”在剧中
勾起了杜丽娘和柳梦梅两人的梦境，才有了二人
的后续因缘。“我们找到了这部戏的影像资料，一
字一句打磨念白，比较考究。”话剧《惊梦》的演员
耗时3个月学习昆曲，邀请了著名昆曲专家王晓燕
指导，为观众还原了昆曲的神韵；而且剧组演员之
一刘宸，也是专业戏曲能手，随时为剧中昆曲“保
驾护航”。

在陈大愚看来，《惊梦》占齐了生老病死、爱别
离、求不得等“人生八苦”，“大量的求不得，求爱不
得，求安宁、求生路都求不得。我们把这些戏剧材
料用擅长的喜剧的态度、视角、观念、手法来表现，
把美学强化到了极致，不管南方观众还是北方观
众都能得到美的享受。”

话剧《惊梦》由陈佩斯导演并担纲主演，陈大
愚作执行导演兼主演，父子搭档并首次同台也成
为一段舞台佳话。青岛讲座现场，父子俩互相指
认对方才是这部戏的“主角”。陈大愚调侃：相较
于陈佩斯早期作品，自己参与的《戏台》、《惊梦》豆
瓣评分特别高，应该是父亲沾了自己的光。

陈佩斯对儿子的评价颇有大智慧，
“他在戏里面不拖后腿，顺顺当当的，不
往下减分，这就不容易。《惊梦》这个戏

不那么容易演，尤其故事时代不同，有些演员拿到
剧本时不知所措，而他介入得早，平常谈剧本的时
候他在旁边就能听到，私下里也能给自己做功课，
所以入戏早，对角色任务完成有帮助。过去《戏
台》的时候我一丝一毫地去抠，精确到几十分之一
秒，差一丁点儿都不成，现在排《惊梦》我都不管。
他演的时候我在底下看着他排练，我先说他，别人
也在旁边听，我把他调理好了，树立一个样式出
来，别的演员一看：原来要的是这种风格、这种样
式的表演，大家都往这儿靠拢，整个团队慢慢就聚
齐了。”

《惊梦》没有套路

台下的观众看《惊梦》，舞台上的“战士”也在
看戏，不过这出戏不是和春社擅长的昆曲，而是一
出像是梆子的新戏《白毛女》，“戏中戏”的结构对
剧作本身形成了挑战。陈佩斯表示，“做剧本的时
候我们反反复复寻找一条路，几次觉得走不通，两
次想撂下，排练开始了我都一度想撂下。坚持走
到现在，就是想在创作上往前走一步，想超越自
己，有这么一个心念。后来这部戏得到社会的批
评或赞誉我都觉得没关系。”

藉由《惊梦》，陈佩斯梳理了自己的作品序列，
“我们的作品从《托儿》《老宅》《戏台》等等，一直在
进步。起初我们由小品积累的经验组合成一个大
戏，这是需要技术含量的。完整的喜剧是从《托
儿》开始，戏剧技术含量一点点在加强，越来越丰
富，变得更像是大自鸣钟那样的精密机器，上完弦
之后自己走。《托儿》是完整的作品，但是不精致。
到了《阳台》，把我们很多之前没用的喜剧套路用
得更好、更精密，在十分钟里头不断有喜剧的手
段，一个再套一个，甚至还能把另外的喜剧方法叠
加一个，不像是小品——一个小品就一个或者两

个喜剧套路。《阳台》里两个线索一起走，这是过去
不敢想的戏剧实验，我们进行了很多艺术上的技
术革命。”

“《阳台》成功以后有了《戏台》，《戏台》是大悲
情中塑造喜剧，搭建喜剧结构，体现文化的厚重
感。故事背景是一场军阀战争，其实是外国列强
操纵的中国人打中国人，导致我们的文化被翦灭、
被戕害。《戏台》不仅套路多而且直工直令（戏曲术
语，意指做派唱腔正道、地道、规范），经常看戏剧
的人会质疑‘这是什么套路’？《戏台》从剧情铺垫
到高潮，一丝一扣地走。到了《惊梦》，完全没有套
路了，我拿到剧本时就说‘这是一个完全新的
戏’。我跟着编剧毓鉞用了三年时间尝试，做了这
个本子，在戏里加了好多东西，把悲情转化了。为
了从悲情里延伸戏剧感，我们一点一点地抠。没
有套路，只有条件在那里，全新的喜剧做法我也是
第一次尝试。”

中国人骨子里热爱戏剧

在短视频时代里，戏剧仍然是一片充满着艺
术理想的王国。作为兼有海外戏剧经历和国内戏
剧经验的艺术工作者，陈大愚深谙戏剧的魅力，

“中国人骨子里是热爱戏的，不管是戏剧、电影、戏
曲还是短视频，中国都是消费大国。大家还是特
别爱看戏的，人生如戏，一个事情做失败了，就会
说‘没戏了’；过去的戏台都是一个个台脚搭起来
的，中国人说‘拆台’‘下不来台’，体现了中国人对
戏剧的熟悉。”

在陈佩斯看来，中国的生活、文化、思维里受
戏剧影响非常大，“中国戏剧在远古就应该有，我
们和西方文化的分水岭就在于戏剧。戏剧影响我

们的生活、思想、文学、艺术各个方面，包括小说
《水浒传》《西游记》都是按照戏剧的章回来做的。
戏剧给我们的文明建立一个维度，中国人特别容
易解读戏剧。传统戏剧一桌两椅演千军万马，大
家全能相信，因为观众进戏太容易了。过去欧洲
的传统戏剧，布景要真的不能再真，观众才能相
信。中国人的戏剧抽象思维从小就有，只要装扮
上就能‘附体’。”从大白脸曹操、黑脸包公到蓝脸
窦尔敦，观众与戏剧之间建立了高度认同，“任何
观众看到这张脸，就能承认你。装扮对，甚至只要
纹饰对，就相信你是这个角色，就入戏。这种观者
的思维，全世界其他地方达不到中国观众的程
度。戏剧复兴，戏剧文明的复兴，也是中国文化复
兴的重要环节。”

1975年，陈佩斯第一次造访青岛，作为八一厂
的子弟在青岛部队食堂吃了“一大盆”海虹，还背
了一行军袋青岛啤酒回北京“孝敬我爸”。上世纪
八十年代末，陈佩斯和朱时茂已经凭借春晚小品
被全国观众熟知，两人造访青岛住在石峰宾馆，

“朱时茂带我赶海，讲他小时候赶海的事儿，海面
上漂着一个个玻璃泡子，底下系着缆绳养海带、养
裙带菜。”

2023年，陈佩斯、陈大愚父子带着《惊梦》来到
青岛，陈佩斯感慨：“我对青岛石花菜凉粉印象深
刻，上面拍点大蒜，哎呀太好了，这次来也吃到了，
现在的石花菜软、糯，没有过去那么精神。”

陈大愚坦言自己是第一次来青岛，“中午我爸
问我：吃过海胆馅儿饺子没有？我头一回吃，海胆
饺子里面黄澄澄的，太鲜美了。他来了好多次都
没跟我说过。等我七十岁了也跟孩子说，
我对青岛的第一印象就是海胆馅儿
饺子。”

陈佩斯口碑力作 父与子同台

《惊梦》
这部热剧在青岛大剧院连演四场

“中国观众还是爱戏剧的”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米荆玉

为了一部戏，观众看完
北京场，追看青岛场，连刷
第三遍——什么戏有这么大
的“后劲儿”？

6月1日起，由著名编剧
毓钺与导演陈佩斯继《戏台》
后合作推出的又一部原创话
剧《惊梦》，在青岛大剧院连演
四天，吸引了各地忠实观众捧
场。

在陈佩斯“戏台三部曲”
作品序列里，《惊梦》有着特殊
的地位和涵义。在青岛大剧
院交流现场，陈佩斯把《惊梦》
定位为一部“没有套路”的“无
招胜有招”之作，也是《戏台》
之后“有所想、有所思、突破自
己”的作品。

对于观众来说，这部戏的
看点多，华彩多，它的结构上
有着“戏中戏”的设计，把昆曲
艺术与民族歌剧的碰撞进行
了戏剧化的演绎；在演员配置
上有父子同台的看点，陈佩斯
与陈大愚的舞台合作诠释了
戏剧人的根脉延续；在作品风
格上它与《戏台》都以战争为
背景，把“看戏的笑声”和“大
时代的哭声”无缝隙转换，悲
喜之间让观众看到了历史和
更替。

解放战争时期，平州城
激战正酣，昆曲戏班班主童
孝璋和他的和春社被困在两
军对垒的拉锯战里。对垒的
一方盛情邀请，要和春社排
演一部没听说过的新戏，没
想到对垒的另一方也提出了
看戏的要求。戏还是同一部
戏，和春社在不同的阵营面
前演出了不同的况味，大时
代的撕裂不期而至，做戏的
人和戏剧本身不得不另觅生
路，上演了一系列啼笑皆非、
悲喜交加的故事。

正如陈佩斯所预料的，
《惊梦》开场不久就有笑声，观
众越看越开心，但开心中会体
味到很浓的悲凉。外界对《惊
梦》的评价并不影响陈佩斯的
心境，“这几十年的积累，会出
现也该出现《惊梦》这么一个
完整的作品，我都这把年纪
了，该出一个像样的东西了，
说实在的也是命里
有的。”

■《惊梦》剧照。

■陈佩斯 王 雷 摄

■陈大愚
王 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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